
“压力与情绪，就像苏轼《江城
子》中的‘黄犬’与‘苍鹰’——管理
好了，就是左膀右臂；不加管理，则
可能会伤人伤己。”去年12月中旬，
上海冬意渐浓之时，我应邀讲授了
一堂《压力与情绪管理》课程。讲压
力与情绪管理，我喜欢从诗词朗诵
开始，因为诗词朗诵是最便捷有效
的心理疗愈方法之一。
那堂课，我们陶醉在一派“老夫

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
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
迈画面之中……课程被安排在晚
上，白天还有其他课目的研修，我看
了看名单，发现最年长者已70余
岁，其余不少也上了50岁，不免有
些心疼——这样紧锣密鼓地学习，
对大家来说会不会太累？
然而那天，当我走进教室，心疼

立即就变成了振奋：满堂朝气扑面
而来，一双双热情专注而炯炯有神
的眼睛齐刷刷地望向我。
班主任风趣地开场说：“今晚的

课，真是一场双向奔赴！”我频频点
头，向大家鞠躬致敬，接着班主任的
话说：“是的，向大家学习，也感谢大

家在各行各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愿今晚我们的‘双向奔赴’，可以为
这个世界创造出更多的心灵财富，
滋养更多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因
为在我看来，‘教育’从来都不是二
元对立的，它是生命与生命
之间的共同创作。”
压力与情绪管理，我已

经讲了20余年。每次讲，我
都会根据学员的不同背景和
需求重新备课，但始终不变的是，每
次都会从“左牵黄、右擎苍”开始。
而这一次，不一般。
这次备课时，为了更好地了解

这次听课者——劳模们的需求，我
特地采访了同样身为劳模和名师工
作室负责人的表哥表弟。表哥说，
他最常用的减压法就是写诗、读
诗。表弟说：“帮助别人就是我的压
力情绪管理法，每帮到一个人我都
会特别开心。劳模的责任就是要

‘传、帮、带’，这点我始终牢记在
心。不过，我也知道，不能苛求完
美，否则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会太
累。人无完人、学无止境。”
在表哥和表弟的“加持”下，与

大家第一次见面就仿佛都已是熟
人。“不一般”是因为：能让这么多位
令人肃然起敬的劳模工匠们齐声诵
读的时空场域可遇而不可求；“不一
般”更是因为：每一个洪亮清澈的发

音都充满孩子般纯真的能
量、仿佛字字发光。
我想，那些光，来自一颗

颗被岁月打磨、历久弥新的
匠心。
一生屡遭离散之苦和贬谪之

压，却诗词高产、热爱躬耕并被载入
“治水名人”史册的“劳模”——东坡
先生，则在这一颗颗匠心、一代代匠
人的吟咏和传承之下，开成了千古
风流的永生花。
生而为人，难免遭遇压力与情

绪之困。好在，新年里，您也可以做
一回自己的“心理管理劳模”，壮志
凌云、意气风发地高声诵读：“左牵
黄，右擎苍！”

林 紫

左牵黄 右擎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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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沿山路盘旋而上，砂石路，极
窄，冷不丁就有摩托车或电瓶车像事先
蹲伏在山坡或草丛一样，呼啦一下过来，
吓得路君一大跳。路君说：“山里人真生
猛。”我说：“你注意过没？山里的狗见了
人很少叫，山里的人开车或骑车也不喜
欢按喇叭，可能是少被外人打搅，更有安
全感的缘故。”路君笑笑，每逢拐
弯，就使劲地摁一下喇叭。
群山环绕，纷杂的树木遮天蔽

日，山坳间，松树、枫树高擎着火
把，把一座座山点染得明亮、鲜
艳。路君忽然惊叫一声：“好漂
亮！”一只黑头白身的鸟，正从坡下
往对面的树林飞。说是飞，其实是
低空滑行，越过路边的树梢，慢慢拍打翅
膀，那比身子长得多的尾翼像一条雪白的
丝巾在风中飘浮，优雅、漂亮极了。
山里的鸟也这么慢性子。路君感

叹。是啊，一座座山都是鸟的家，天地这
么大，气魄当然也就会大得多。
远处闪现黑黑的屋顶，宛如一群鱼的

脊背浮在山谷间。太阳正在往山下走，光
晕挥洒在屋顶上，那些黑黑的瓦披着一层
淡淡的红。路君和我下车往村里去。房
子并不多，十来户的样子，石头墙，飞檐翘
角，顺着山坡，层层叠叠。一缕轻烟从烟
囱冒出来，袅袅娜娜。那位着碎花棉袄的
妇女蹲在门口剪萝卜缨子，见我们走来，
起身，盈盈笑。她旁边的墙边码着一摞方
形的木格子，后面写着几个字：出售豆
腐。“你家做豆腐？”“是的。村里人少，两天
做一次。”“做豆腐辛苦啊。”“不辛苦。”女人
笑着说，一副憨厚的模样，一张脸黝黑、粗
糙，有山风的痕迹。“家里几口人？”“三个，
我、女儿、儿子，女儿三十多岁，嫁出去了，
儿子还没成家，在外打工。”“孩子的爸爸
呢？”“走了，十多年了。”路君有些黯然，轻
轻问一句：“山里没有什么人，你一个人，
不孤单吗？”“不孤单，习惯了。”

走到另一处房子跟前时，路君发出
一句感叹：“山里有高人啊，你看那个女
人多平静，说起她丈夫就像说着一个遥
远的人。”我回一句：“山里安静嘛，风每
天都刮，再伤心的事，也会被慢慢吹远。”
走进那家民宿，天已经快黑了。店主

是个精干的小伙子，他把我们带进厨房，
他妈妈正在忙着切菜，我看着案板
和地上的菜，点了萝卜、小河鱼、大
蒜炒腊肉和辣椒炒山芋丝。女人
抬头一笑：“还没有人吃山芋丝
呢。”我说：“我朋友喜欢吃。”她答：
“别急啊，我慢慢烧，保证你们喜欢
吃。”我们在屋子里吃瓜子，吃店家
自己做的芝麻糖，又在房前屋后转

了一圈。吃饭时，小伙子给我倒来一杯他
自己用山茱萸泡制的酒。玻璃杯，酒嫣
红，有薄薄的甜。路君以往跟我在一起，
也喝点儿酒，后来，胃有点不舒服，再也不
喝了。我每次喝酒，他就捧着一杯茶，我
们边碰杯，边说自己的家人，说各自喜爱
的人，我们几乎都没见过对方的家人和朋
友，但似乎又认识他们很多年。我们喜欢
吃同样的菜，都喜欢往乡下往山野跑，不
喜欢去收门票的地方，不喜欢跟别人争来
争去，遇到别人有困难，都愿意伸出手。
吃完饭，一踏出屋子就简直惊呆了：

天地那么亮，像是又一个黎明来到人间；
天空，一轮月亮正在缓缓行走，屋顶，旁
边的树，周边的山，还有路君的脸，一切
都那么清晰如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
界啊，山里原来藏着这样的月光，和我四
十多年前在乡下见到的完全一样。
“真像小时候的月光一样，可以看书

呢。”路君赞叹。
“是的，你看山下的房子，清清楚楚，

你看山上的那条路，明明白白。”我回道。
我们在山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一次

次抬头看月亮，我们都没说话，大山深
处，只有我们的脚步在轻轻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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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年了，与几位朋
友相约去高桥古镇买松
饼。走在弹硌路上，望着
阳光映照的木格窗棂，似
曾熟悉的风景唤起记忆中
遥远的旧影。
那年高一暑假，学校

组织去高桥野营。妈不同
意我去，除了要花
钱，更主要的是平
时我住校，放假了，
当大姐的我理应照
顾弟妹。她不给我
钱，眼看去不成了，
我嘟着嘴闷了一
天。窠娘（我家老
保姆）为我整理行
装，又给我钱，第二
天清晨，趁家人都没醒，她
悄悄送我去了车站。
在高桥三天两夜，我

们住在帐篷里。第一天，
女生就商量着，晚上要去
偷袭男生，“绑”一个俘虏
回来。我喜静，不想掺和
这种恶作剧，拿本书坐在
沙滩上看得入神。
顺龄过来了，坐在我

旁边，一向无话不说的他吞
吞吐吐的，我奇怪地问他出
了什么事。他憋了半天说：
“你今天别睡在帐篷门边。”
“为什么？”“别问为什么，你
早点进去，睡在最里面就是
了。”他还叮嘱别与女生
说。我没细想，但好朋友的
话还是当回事，晚饭后我就
钻进了帐篷，望着门外满天
星空，作起诗来。
半夜，忽听人声鼎沸，

我惊醒了。原来女生偷袭
未成，倒被男生“绑”去了
两个俘虏。睡在门边的秋

英、阿瑜，被作为“战利
品”，要我们用“东西”去赎
回。吵的、笑的、喊的，闹
成一锅粥。顺龄“出卖”情
报，让我逃过一“劫”。
在高桥海滨，不会游

泳的我，第一次穿上泳衣，
在水里扑腾。浪打上来，

一不小心就呛了一
大口，咸咸的，有点
腥味。男生吓唬我
们，说水里有鲨鱼，
吓得我们只敢手拉
手在近处玩水，终
于也没学会游泳。
回上海那天，

我们去了高桥镇。
沿街房子矮矮的，

大多很旧，镇中有条碎石
铺成的路，旁边有座很大
的木拱桥。年轻的我们，
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嬉笑
着在桥上走过来奔过去，
把寻食的鸡惊得四处逃
散。镇上有好几家店挂着
“高桥松饼”牌子。听说高
桥松饼很有名，远远地就
闻到香味，一看价钱，每只
三分钱，大家都犹豫了。
街边有农民摆摊，甜芦黍
三分钱可买一大捆，还有
红皮山芋，三分钱也可以
买一大袋。
我想买只松饼吃，可

口袋里没什么钱，算来算
去，还是买了捆甜芦黍，家
有五个弟妹呢！我看着焦
黄香脆的松饼，想象着它的
甜酥，咽下口水，转身离
去。这以后，几十年为稻粱
谋，没闲心做与生计无关的
事，松饼早忘在九霄云外。
直到1994年夏，我应

邀去高桥中学讲课，想着，
这回一定去买松饼吃。那
时去浦东很不方便，换几
辆公交，还要摆渡，过了
江，还要坐公交。天太热，
我从轮渡上下来，忽然大
汗淋漓，头晕得站不住。
好不容易讲完课，还是没
吃成松饼。
这回去了高桥，古镇

旧貌未改，那座拱桥还在，
只是变成水泥桥了。街上
到处可见“高桥松饼”的广
告，松饼成了“非遗”。恍
惚中穿越时光，我又看到
了一脸狡黠的顺龄，还有
满耳的欢声笑语……这一
别，竟是一甲子。我买了
松饼，迫不及待地塞只在
嘴里，原来像过年的味道，
香香的甜甜的！
站在桥上，只见习习

晚风，吹碎了一河夕阳。
周遭静谧，思绪如潮，遗落
在我豆蔻年华的松饼，原
来伴着所有的美好，一直
在时间和空间里飘曳，经
过岁月淘洗，浸润得心里
一片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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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蒂姆 ·安德
森先生曾经走遍东京的
街头、地下商场，甚至走
进东京人的家里，广泛
搜罗美食素材，出版了
一本书，叫作《东京美食
故事》。2023年11月，
我在去东京之前，很认

真地读了这本书，并做了一些
记录，希望可以在东京品尝到
他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地方美
食。之后，我也确实品尝到了
蛋包饭、荞麦面等，但麻婆拉
面，却一直没找到。
去年4月，我去了京都。

那天，走出金阁寺时，旅居京都
的古浩兴先生请我们去吃拉
面，我又想到了麻婆拉面。但
这家生意非常火爆的拉面店，
只有麻婆豆腐盖饭，而没有麻

婆拉面。我也是第一次在日本
吃麻婆豆腐，感觉味道浓郁，非
常下饭，一大碗盖饭全部吃完。
麻婆豆腐在川菜里影响最

广，也代表中华料理享誉国内
外。成都最有名的是陈麻婆豆
腐，始创于清同治元年（1862
年），清朝末年，就被《成都通
鉴》收录为成都著名食品。因
女老板面有麻痕，人称“陈麻
婆”，她制作的烧豆腐便被戏称
为“陈麻婆豆腐”，饭铺也因此
冠名“陈麻婆豆腐店”。
关于麻婆豆腐，我之前并不

喜欢，因为我不擅吃辣。而在遇
见南兴园邓华东师傅之后，可以
说，我才开始爱上了麻婆豆腐。
邓师傅对我说过“川菜里有70%

是不辣的”。这句话完全改变了
我对川菜重麻重辣的刻板印

象。邓师傅的麻婆豆腐，用的是
卤水豆腐，相比嫩豆腐，味觉更
有层次。“豆腐起锅三道芡”是邓
师傅的妙招，就此把热量完全罩
住，从外表看麻婆豆腐上桌时没

一点热气，但如果一大口吃下
去，那是要烫心的。邓师傅亲手
炒制的麻婆豆腐，形整不烂、色
泽红亮、麻辣鲜香。
还有一次，我们在柴门头

啖汤，那道最后上桌的麻婆豆
腐，也是印象深刻。这里的麻
婆豆腐弯道超车，竟动用了安
格斯牛肉，实际上是厨师利用
了其他菜品中安格斯牛肉的边

边角角，替代了一般肉糜，于
是，这盘麻辣豆腐无论是在香
气还是鲜嫩度，都跳上了一个
新台阶。为此，我们每个人都
多吃了一碗米饭。

还是会经常想起麻婆拉
面，找出那篇英国人写的文章
又看了一遍，才知道日本人烧
麻婆豆腐，用的是猪肉，但加了
凤尾鱼片。书中还写道：“中国
传统菜（麻婆豆腐）和日本版的
中国菜（拉面）相结合，其结果是
味道非常中国化，但这在中国是
找不到的。”写这篇文章的英国
人也许是为了猎奇，但我好奇，
于是，又去了“味千拉面”寻味
“麻婆拉面”，还是未能如愿。

再去找了“度娘”，发现麻
婆豆腐已成为一道典型的具有
国际声誉的中国名肴。美国厨

师用番茄酱和豆瓣酱混合制作麻
婆豆腐；意大利有麻婆豆腐意面；
墨西哥有麻婆豆腐卷饼。
前几天在办公楼下的“华三爷

干拌面”吃午餐，却意外发现有川
香麻婆豆腐拌面。炒得滚烫的麻
婆豆腐直接盖在煮好的面条上，使
劲拌匀，吃上一大口，也是烫得
很。也许是在上海，口感已改良，
不是太麻辣，却有甜味。面条类似
手工面，很劲道。这碗面让我吃出
了和网友见面的激动心情。
麻婆豆腐，看似寻常，却是考

验川菜厨师基本功的一道菜，里
面有着麻、辣、烫、香、酥、
嫩、鲜、整的大乾坤。如果
说麻婆豆腐是最横的下饭
神器，那么，麻婆豆腐拌
面，也许会是面馆出奇制
胜的法宝。

刘国斌

麻婆豆腐可拌面

在上海青浦，有一位戴仁毅先生，他身形瘦高，面容
清癯，往昔那只惯于握听筒、搭脉的手，如今却在诗行之
间优雅游走。他曾是一位医生，在救死扶伤的岁月里，
沉淀下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洞察，如今转身成为一位老
诗人，以草药为墨，写下了一百首《草本多情》的诗，他写
“当归”：“你是月圆时分的期待/母亲的心
结连着当归/游子的心灵可有感应”；他写
“甘草”：“苦尽甘来是你的写照/药中百搭
就数甘草，阅尽诸药你最和谐”……读着
读着，我感受到一百个草药的名字仿佛
跳动的音符，奏响了大自然的乐章。
青蒿，早在明代就被李时珍写进《本

草纲目》。《诗经》云：“呦呦鹿鸣，食野之
蒿。”令人惊叹的是，在五百年后的今天，
青蒿素从它身上被成功提取，这一成果
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让全
球数百万疟疾患者重获健康。
虎杖，未切片时如一根拐杖，质地坚

硬。它有活血通络、抑制病毒等功效，现
代医药从虎杖中提炼出黎芦醇，使其在医
药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发展前景。诗人说，虎杖前途光明，
但也需要接受新的考量。佩兰，幽幽芳香，能驱逐湿浊，
醒脾开胃。它与藿香结伴，替人消暑除邪。从屈原的《楚
辞》到马王堆的香囊，再到如今的紫砂壶品茗，佩兰始终
是品行高洁的象征。扶桑花，如清新脱俗的少女，热情艳
丽。然而，它却常被人摘下晒干，这着实让人惋惜。夏枯
草，在春天的鲜花凋谢后，为夏天赴约。它所含成分丰
富，具有抗菌降压、清肝明目、解毒散结等功效，在完成
使命后渐渐枯萎，这种牺牲精神太令人敬佩了！

这些草药，不仅是治
病的良药，更是诗人笔下的
精灵。它们承载着大自然
的馈赠和人类的智慧，在岁
月长河中绽放着独特光芒。
草药之美，美在其名，

美在其性，美在其用。它们
在大自然中默默生长，为人
类的健康和幸福贡献力
量。生活中，草药美名常被
赋予特殊寄意，老长辈给儿
孙起名时常将其借用，或直
取，如张佩兰，或谐音，或截
取，如唐虎长、丁地等。戴
诗人有多个网名，其中一个
是“独活”，也是草药名。
欣赏之余，我也不禁

赋诗一首，《如梦令 ·扶桑
花》：上古传说如画，娇艳
扶桑似夏。羞涩印花瓣，
火热奔放心下。牵挂，牵
挂，莫让芳华落下。

铁

舞

美
丽
的
草
药
名
美
丽
的
诗

两边种满香樟树的盐大路宽敞、干净，它是惠南与
老港两镇交界处的一条“分水岭”。路边，有一家农家
小餐馆挨着德盈佳园小区。
周末我总是期盼与家乡的亲友相聚这里，一起回

忆家乡的点滴往事。把酒言欢之间，聊得最多的是家
乡的变化。谁会想到，这家餐馆、
这个小区，还有这条盐大路所在
的地方，以前曾是我们家乡的农
田和生产队里的“百头猪场”。父
亲是生产队长，披星戴月带头

干。如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时代过去了，农村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窗外，夜幕已悄悄降

临。盐大路上的米黄色灯
光齐刷刷地亮了起来，小
区高楼内家家户户的灯火
通明，充满了温馨与祥和，
一种难以言喻的心境油然
而生，说不清是激动、自
豪、幸福还是感慨万千。

金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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